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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电影啦，来电影啦！”孩子们一看见放映
员的马车进村，就跟炸了庙似的满屯子乱窜，呼
哧带喘地跑去向爹娘邻里报信儿。

天还没黑，娘就比往常更早地喂饱了鸡猪，
喂饱了人，然后端出半簸箕瓜子在大锅里翻炒。
小时候每回看电影，我都要带点零嘴儿，瓜子是
必不可少的，有时还会带上几颗西红柿或者一个
大大的香瓜，所以现在每次进电影院，就觉得只
有可乐和爆米花，实在太单调。

娘在灶上炒瓜子，我在灶下烧火。灶上，娘
握着铲子不慌不忙气定神闲地翻炒瓜子；灶下，
我心里急得跟锅里的瓜子似的直蹦，一直惦念着
看电影的好位置被狗蛋儿和二憨们给占去了，还
怕电影提前放映，错过了开头。侧耳倾听，远方
隐隐约约似乎有乐声传来，更是心焦，越发盼着
瓜子快点炒好。

娘终于停了铲子，瓜子被收到簸箕里。娘
一声“好了”，话音还未落，我的小手就伸向
簸箕里还滚烫的瓜子。一转眼，褂子兜、裤子
兜里装得满满的。出了门扛着板凳就撒丫子跑
起来，身后颠落了一溜儿瓜子，隐约传来娘的
骂声。

西边的晚霞映红了半边天，大队部的院子里
两根木杆上绑上了雪白的银幕，被风吹得像张开
的帆。白帆红霞，像极了一个美妙的童话。银幕
下最好的位置上早已摆满了凳子、椅子、小马
扎。我们一帮小孩子就围着绑电影屏幕的杆子追
逐，一不小心就会一脚踏到牛粪上，那杆子平时
是用来拴牛的。

男女老幼，陆续坐满了大队部的院子，有时
候连墙上、树上都蹲着人。大家叽叽喳喳地吵闹
说笑，震得房檐下的麻雀“嗡”一声飞走了。夕
阳一点都不识相，露着红彤彤半张脸，迟迟不肯
下山，等得孩子们心焦。

放映员慢条斯理地安放电影片子，大家都讨
好似的恭维着放映员，问是什么片子，几卷片
子，然后就计算得看到几点钟。1980年代村子
里，放映是一份很牛的活儿，虽然只是个兼职，
农忙时一样得下地干活。

放电影的程序是先放加映片，往往是纪录
片，因为不是故事片，所以不招我们小孩子喜
欢。场子里仍然人声鼎沸，呼儿唤女声，喊爹
叫娘声，此起彼伏。我就掏出瓜子“卡哧、卡
哧”小耗子一样地磕，一会儿地下就嗑出一堆
瓜子皮。

终于熬到换正片了。换片时，屏幕一片雪花
白，会看到四脚朝上的椅子被人扛着走，偶或有
大大的人头影子突然出现。有人就开始搞怪了，
用两手绞在一起演皮影戏：一个小兔子，一跳一
跳的，两只耳朵直忽扇。惹得银幕下的人哈哈

笑。电影突然播放了，小兔子还在屏幕上跑，放
映员就在大喇叭里喊“挡光的闪一闪，挡光的闪
一闪”。有人笑骂：“谁家的兔崽子……”引得大
家又一阵哄笑。

那时候，翻来覆去播放的就几部电影。我能
叫得出名且印象最深的是几部战争片，比如《地
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闪闪的红星》
等，再就是一些样板戏了。

最喜欢战争片，很多片子看了好多遍，百
看不厌。比如《地道战》，我们不知道看过多少
遍了，故事情节贼熟，熟到很多台词都能背下
来。小伙伴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电影的剧情，然
后就模仿着玩打仗的游戏。有一次，也不知道
是谁和谁争论起来，争论的话题是：高传宝一
枪打倒了鬼子山田，到底打到了左屁股还是右
屁股？

有的说是打在左屁股上，有的说打在右屁股
上，“左右两派”谁也说服不了谁，就打赌，看
电影来验证。当电影演到高传宝把枪伸出去要扣
扳机的时候，却直接跳到了山田躺在地下的镜
头，山田捂屁股的镜头竟然没了！

这是不可能的啊，山田应该是捂着屁股倒地
的，至于捂得是哪一半，正是打赌的关键所在。
竟然没有了！后来想大概是影片播放的次数太多
了，这一段“烧”了，被放映员剪掉了。放映员
不知道这一剪子对于他来说很轻松，却在我们小
伙伴中投下了一颗炸弹，打赌的双方争论不休，
甚至差点动了铅笔刀。

露天电影院里，夏天，蚊虫叮咬，鸡猪牛粪
熏烘，汗臭和着狐臭各种怪味混杂在一起，但是
我们依然看得津津有味。冬天，裹在狗皮帽子棉
大衣里的我们瑟瑟发抖，棉靰鞡鞋里的干草虽然
在火炕上烙过，仍然挡不住北风吹。

冬天的露天电影场里的声音才可笑呢。一阵
阵沙沙的声音，那是观众在嗑瓜子，仿佛蝗灾之
年飞进苞米地的蝗虫啃咬苞米叶子。还有此起彼
伏“蓬蓬”撞击声，那是冻得挺不住的人在跺
脚。那时候的乡下，没有羽绒服、没有大军靴，
我们虽然全副武装披上了羊皮袄，戴上了羊剪绒
的棉帽，还是挡不住西北风贼一样地钻进来偷走
热量。多想在屋子里看电影啊，可是只有城里才
有电影院，乡下只能看露天电影。

我对小时候冬天看露天电影最深的记忆莫过
于电影散场后躲在墙旮旯里撒尿。手脚冻得麻木
了，哆哆嗦嗦半天才解开腰带，“哗哗哗”放出
水来，细水长流地似乎忘了时间的存在。跟着一
股暖流从脚底下升腾起来，人就仿佛暖和了许
多。然后跑回家，“嗖”一下子跳上火炕钻进被
窝，躺在滚烫的炕上瑟瑟发抖。整晚都在做梦，
梦里都是才看过的电影。

露天电影
迂夫子

我们家最早的笔筒是什么样儿的，我已全然
不记得了。我记得的是那个玻璃瓶笔筒。其实，
那个玻璃瓶笔筒原本是一只花瓶。说起来，这只
花瓶还是我父母结婚那会亲戚送的，不是一只，
而是一对。这对玻璃花瓶非常普通，是稍稍深一
些的茶色，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没有精致的花
纹，只有两根扭斜的粗线条，但很挺拔。虽说玻
璃并不薄，可其中的一只还是不知何时给摔碎
了。后来，我父亲开始习学国画，而我也开始练
写毛笔字，于是，就把剩下的那一只花瓶当作了
笔筒，毛笔放进去还能高出一截，家里人都说很
合适。

这个合适的笔筒用了很长的时间。那时，家
里没有专门的书桌，父亲画画和我练写字都是在
吃饭用的四方桌上，所以，笔筒是放在五斗橱上
的，要用的时候拿下来，不用就放回原处。五斗
橱上有面大镜子，笔筒就搁在镜子的一边，这
样，镜子里就又有了一个笔筒，不过只是露出半
个身影，可斜伸出去的毛笔倒是常常紧贴着镜子
的，因而有时看上去真有如椽大笔的感觉。总是
以为这笔筒会就这么一直用下去的，可是随着父
亲的去世，随着我不再练字，这个笔筒便被逐渐
地冷落和遗忘了，及至后来数次搬迁，都想不起
来究竟是什么时候没有了它的身影和踪迹。到了
这时才感到有点惋惜，毕竟它是记刻了往昔生活
岁月的许多痕迹的，结果我们那么轻易地就将之
遗落或丢弃了。

我现在用的笔筒是陶瓷做的，因为无需再插
毛笔，低矮了许多，也不像原先的那个玻璃瓶笔
筒细细的身材，是圆鼓鼓的了。同样很普通，只
是喜欢它的颜色，底色是浅浅的淡淡的蓝，笔筒
口则是一圈湛蓝；只是喜欢上面写着两个大字

“心静”，还有几行草书“宁静而致远，淡泊以清
心”。而今我有了书桌了，它便放在了书桌上，
这与书房的氛围以及我的心境都是般配的。这个
笔筒还配有一个托盘，一样是浅蓝的底色和湛蓝
的边圈，一样有“心静”两个字，我把一枚印
鉴、一块橡皮放在这个托盘上。有一阵，我还在

大手术后的恢复期，人一下子消瘦了近四十斤，
少有气力，手脚麻木，两条手臂尤其疼痛。那
天，放在书桌上的手机响了，我去接听，竟无力
拿住，掉了下来，砸在了笔筒的托盘上面，那托
盘顿时碎裂了。我难以言说那份带着绝望的沮
丧，久久地呆坐在那里。忽然，我发现笔筒上的

“心静”两个字，像两只眼睛一样，默默地注视
着我，我感受到它向我传送过来的是一种沉静的
力量。我用手指不断地描摹着笔筒上的那两个
字，心情慢慢平复了下来。我很感谢这个普通的
笔筒，它在我气馁的时候，安慰并提醒了我，使
我有了平静地面对生活中的困厄并坚持下去的勇
气和信心。我想，我会珍惜它的。

笔 筒
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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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呼日格翻译过来是“桥”。叫桥的地方
必有河，有河的地方必有鱼。

刘一竿的身手在城里钓界数得上第一，
故人称“一竿”。这回，刘一竿要超越自
己，非钓到更大更稀有的鱼不可。一竿天不
亮启程，骑摩托往远了跑：奇迹在远方，在
别人到达不了的地方。

刘一竿口渴心躁时，飘来蒿子灰的
味道，阵阵煮苞米的浓香。往前看，一座
小 村 庄 ， 家 家 烟 囱 扯 出 长 长 的 灰 色 飘
带。车前的马蔺花画出一条小路，刘一竿
进村了。

没有栅栏围墙，家家通通透透，红辣椒
对联一样挂在房门两旁，瓜蔓爬上碱土墙，
爬上褐色的草屋顶，门口卧着懒洋洋的黄
狗，红肚燕儿探出檐头，有人唱着歌，牛羊
拥挤着，日头下跑出片红尘。

一个手提奶桶的婆婆，脸对肩扛钐刀的
老汉，乐得前仰后合，听不懂说着什么。

一竿上前，弯弯身子说：“大婶儿，想
找口水喝。”

婆婆侧侧耳朵，笑笑，摇头又摇头。老
汉也是摇头。

哦，他们听不懂我的话。一竿张大嘴一
扬脖儿，比画出手捏杯子的姿势。婆婆取只
碗，擓一碗奶子，送刘一竿嘴上，又擓一碗
等他喝完续上。

一竿喝个透，老汉琢磨着一竿的家什，
笑笑，比画出甩竿的样子。一竿点点头，笑
笑，比画出提竿的姿势。老汉指一个方向，
伸出大拇指。明白了，那个方向是出鱼的好
地方。

一竿鞠躬告别，朝那个方向去了。
一座小桥，一湾清水，无边芦草，摩

托不能去了。一竿把摩托推小桥下，看看
四方无人，择柳丛密处，折一枝又一枝，

盖严实车子。再看看，四方无人。一竿往
河边去了。

走走走，找到了甩竿的好“涴子”，这
儿，必有大鱼，怎么看都有大鱼。

怪了耶！换了面食，换了蚯蚓，鱼脊在
水面翻花，却不咬钩。刘一竿累得没了筋
骨，急得毒火攻心，就是不咬。

看看太阳，一竿对自己说：我刘一竿今
儿要跌大跟头，要把脸丢这儿。一看表，得
回程了。心沉沉，嘴苦苦。

走走走，一竿嗅到鲜鱼的腥味。寻味而
去，看见一个临时存鱼的苇席鱼囤。

鱼囤中，全是奇鱼全是大鱼，鲜活着。
一竿这种人，见这场景，惊讶得不行。

四周无人，再看也是无人。一竿想起关
于钓鱼的相声，他脚一跺，“丢了的脸，回
来了！”就拣着挑着往网兜里装。

得鱼忘筌，一竿看不到那藏车的小桥
了。青苇茫茫，东西南北，全一个样。日暮
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愁到害怕时，一竿舍下脸，喊起来：
“有人吗——有人吗——”最后喊出“救
命”。

一只小船儿一条汉子，摇晃来了。一竿
说自己迷路了，找不到小桥了。汉子不答，
舍船上岸，示意一竿跟着走。

桥到了，车尚在。刘一竿得胜回城。
钓界人人称赞，人人知道刘一竿钓得大

鱼，钓得奇鱼。
儿子写作业，孩子拿张白纸，上面一个

大大的“窃”。
“爸爸，这个字，下边是七还是提土？”

儿子问。
一竿感觉，孩子的眼睛怪怪的，像是嘲

笑，又似有恨恨地暗骂。
半夜，一竿睡魇着了，惊叫“窃贼！抓

窃贼！”
上班开会，刘一竿忽然心里一乱，感觉

背后全是指头在指指点点。时时有个声音：
刘一竿是个小偷，偷鱼的窃贼。

懊悔，恐惧，刘一竿再也不能承受了，
他决定到那个小村，向人家说明，赔礼道
歉，给人家鱼钱。

刘一竿费了很大劲得知这个小村庄的
名：呼日格。知道与呼日格的人语言不通，
一竿特意请了翻译。

到得呼日格，刘一竿见人一个大鞠躬，
村人围上来指指点点，像看大熊猫。一老人
上前，与翻译对话。

翻译说了几句，手脚齐上，比画起来
了，左拧右晃搔脑袋。刘一竿急了：“翻
呀！怎么卡壳灭火了？”

翻译憋得脸通红，还是左拧右晃搔
脑袋。

刘一竿说：“你不是老翻译么？你是怎
么了？”

翻译一跺脚，说：“他们说的是方言。”
“方言怎么的？”
“他们的语言里，没有偷这个词。”翻

译说。

呼日格窃贼
张港

莫友芝 （1811——1871），字子偲，号
郘亭，晚号眲叟。贵州省遵义沙滩人（祖籍
贵州独山），家学渊厚，著述颇丰，是我国
晚清时期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金石学家、
书法家。

咸丰十年 （1860） 三月，已近 50 岁的
莫友芝再度落榜后，心绝仕途，在京师陶然
亭作别翁同龢、张之洞等名流后，携次子莫
绳孙离京南下入皖。他在给家中长子莫彝孙
的信中说，自己决定去安徽投奔曾国藩：

“我四月尾五月初必出京，由湖北走安徽访
曾涤翁 （曾国藩） 与尔九叔 （莫祥芝），作
数月聚首，更图出路也。”莫与曾相识于道
光二十七年（1847）春，当时莫友芝在京城
候榜期间，去琉璃厂寻书而偶遇翰林院侍讲
学士曾国藩。相谈汉学之余，曾为莫氏之学
惊叹：“不意黔中有此宿学耶！”从此订交终
身，相交笃厚。

莫氏父子自 1860年三月出京后，取道
湖北去安庆投奔曾公，一路风尘，车马劳
顿。七月在保定拜见黄彭年。九月在武昌
会见乡友黎兆勋。十月在怀宁县与九弟莫
祥芝相聚。十二月底入皖后，在望江县令
周景濂处度过除夕，并致函曾国藩：“本
擬及是月内驰谒，缘东流道小不靖，遂迟
渡江。”

次年 （1861），莫氏父子受湖北巡抚胡
林翼之邀，折回到武昌为其校订《读史兵
略》，直至六月初才校毕呈交。七月三日，
莫氏父子再度入皖，于八月八日在东流行营
会见了分别十四年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故交
见面，格外亲热，曾氏在当天的日记中写
到：“午刻清理文件，莫子偲来，久谈二时
许，即在此便饭……”莫友芝当日也有记：

“食后，谒两江总督钦差曾国藩于城中行
营。”之后，曾将莫友芝留在幕中，委以

“卢阳书院”山长一职，每月俸薪照领，兼
为曾府校勘诗文古籍。同时，曾氏还为莫绳
孙“揽”了一份刊刻关防印的差事，这样一
来，莫氏父子同事曾氏帐下，过上了平稳的
日子。

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五日，被围一
年多的安庆终于被湘军攻破，九月十一日，
曾国藩驰往安庆，指挥各军继续追剿太平
军。莫友芝随后即迁安庆。期间，莫氏虽然
身在皖地，却心系黔地家小，当时贵州又值
号军作乱，民不聊生，家中妻小，安危堪
忧，这令莫友芝寝食不安，愁苦终日。曾国
藩知情后，应允莫氏将贵州家小接来安庆居
住，以避战乱。莫友芝感慨不已，立即去书
家中长子莫彝孙，嘱他速带家人前来安庆。
得讯后，莫彝孙即与母亲、八娘、弟弟、妹
妹数人一起，带上父亲留在家中的藏书若

干，于同治元年（1862）七月二十二日从遵
义出发到綦江，再至重庆后乘船，九月十六
日到达武汉。当一家老小乘船至东湖县红石
子河段时，突发事故，乘船被撞成两截，所
幸全家老幼有惊无险，只是衣物损失大半，
所携藏书多数沉没江中。十月六日，莫友芝
接到彝孙“途中遇险”“即可到达”的来信
后，心中又喜又忧，喜的是一家人离开五年
后，终于重聚安庆。忧的是全家在一起后，
开销倍增，负担堪重。莫友芝在当天的日记
中写到：“数月以来欲谋归料理，恐道路阻
滞，甚切焦忧，既来亦暂慰耳。室屋之费，
朝夕之资，又增愁累。”

同治元年（1862）十月十八日，在莫友
芝父子的焦急期盼中，历86天舟车之旅的
家人终于到达安庆，船刚靠岸，长子彝孙便
带上弟弟妹妹上岸拜见父亲。次子绳孙则登
船礼见母亲和八娘，然后与弟妹共话别后之
情。莫友芝在当天晚上的一萤灯火下欣然记
下：“五年阻绝，历百险来，无恙，喜可知
也。”莫友芝一家相聚安庆后，暂时居住在
三步两桥的德发店。

这时战争仍急，就连近在祁门的九弟莫
祥芝因军务在身，也不得到安庆来看望从老
家同来的女儿惠。可是命运弄人，莫祥芝没
有等到与爱女见面的一天到来，女儿惠因突
发天花病，死于德发店寓所里。十一月初三
日，痛失侄女的莫友芝伤心记下：“午后侄
女惠以痘殇于旅店，惠失母者七年，所今随
其继母来，历重峡舟坏不死，而死于此，尚
不得见其父一面，伤哉。”满纸潸然，让人
读之沾襟。第二天，家人忍痛将惠埋葬于安

庆北门外二里处。随后，莫友芝含泪写信，
将此事告诉身在祁门的九弟莫祥芝：“惠渐
长，婉婉可人。历险能生，当能长寿，乃月
之三日，竟以痘殇，尚不能见其父一面，伤
何可言，尔我稍存达观，一痛可了。唯令绳
及阿嫂常慰弟妇耳。”今日捧读此信，遥想
当年，祁门前线的莫祥芝得知爱女逝去时，
定是泪湿战袍，其情何堪。

莫友芝一家在安庆德发店的住所，院
小室窄，出入逼仄。十二月二十四日，莫
友芝托好友姚慕庭寻租别处。好友当日就
在李八街寻得一处，捎信给莫友芝说，新租
的房子虽然外面窄，但是里面宽敞，又通
风。得讯后，莫友芝携两个儿子同去察
看，并满意定下。两天后的中午，全家搬
出只住了 66 天的德发店，移至李八街居
住。当日莫友芝有记：“大雨，家人乘午雨
少止，移寓李八街。”

同治三年 （1864），清军攻克金陵 （今
南京），太平天国败局已定。曾国藩率部入
驻金陵后，立即施行“养活细民”政策，
重建战后金陵。莫友芝亦随之迁入，并在
曾国藩的资助下，在金陵南门大街租得一
处住所，于十二月二十日，全家离开安庆
李八街移往金陵居住。莫友芝一家于同治
元年（1862）十月十八日相聚安庆后，先后
住在三步两道的德发店和李八街两处，共住
两年零62天。全家移居金陵后，莫友芝受
曾公之托，悉心《唐写本说文木部》的考订
和编校，撰写《影山草堂本末》等著，还将
已藏之书，在金陵三山街建起了“影山草
堂”藏书楼。

莫友芝的安庆缘
胡启涌

史海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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